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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70年巡礼·专栏

【编者按】 70年披荆斩棘，70年风雨兼程。70 年来，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在全中国人民
的共同努力下，新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民族独立、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乐业。我们看到了祖
国的美丽蜕变，感受到了祖国带给我们的美好生活及憧憬。尤其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华儿女正式
踏上了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伟大征程。70年来，期刊在新中国发展过程中，作为一种活跃的媒体，
在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促进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事业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热
烈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力宣传期刊与新中国同行的成长历程及取得成就，中国卫生工程学
编辑部特别策划了“卫生健康事业发展 70 年巡礼”专栏，为新中国 70 周年华诞献礼，专栏关注建
国 70周年公共卫生领域发展变化，约请知名专家撰写公共卫生和预防医学领域 70 年来的发展成
果及对社会和人类的贡献相关文章，以此共贺祖国 70华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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厕所虽小，却浓缩了民生。厕所是我们每个人
每天必须接触和使用的基础设施，使用清洁卫生的

厕所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随着生活水平的改善和
健康水平的提高，厕所与人的关系越来越多元化，不

仅是关乎最基本的生理需求和健康需求的设施，更

体现着人们的生活水平以及实现和维护个人尊严的

主观要求。一个国家的厕所状况体现了民族的卫生
文化和国家的文明程度。从这个意义上看，厕所设施
的改善、卫生如厕行为的形成、健康厕所文化的树立既
是个人和家庭的私事，也是国家和民族的大事。
中国农村改厕贯穿于从解放初期的粪便管理，

到 20世纪 80年代的初级卫生保健; 从纳入“医改”
重大公共卫生项目，再到如今的厕所革命，每一个阶

段都与国家的整体发展密切相关。中国农村改厕还
同时响应了联合国全球发展议程中提出的确保环境

可持续性的千年发展目标。新中国成立之初，由中
央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倡导的农村“两管五改”工
作中，农村改厕是重要内容之一。改革开放以来，中
央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累计投入大量资金，农村卫

生厕所覆盖率有了一定的提高。实施 60 多年的农
村改厕实践已经证明，改善农村厕所状况，对改变农

村环境卫生面貌，预防控制疾病发生和传播，减少因

病致贫、因病返贫，提高广大农民群众的文明程度和
健康水平，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极其重要

的意义。
尽管如此，农村厕所问题依然没有从根本上得

到很好的解决。还有相当比例的农村家庭仍然使用
非卫生厕所。即使建了卫生厕所，由于人们对厕所
的观念、意识和行为还没有转变，对厕所的使用管理
和粪污后续管理不当，农村厕所的无害化、卫生、舒
适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农民由于使用脏臭厕所造
成的不自信、不文明、无尊严问题还普遍存在，这些
是我国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瓶颈所在。
农村改厕经历了不同发展阶段，每个阶段都有

其特点。中国的农村改厕从解放初期到现在大致可
分为 6个阶段，每个阶段的特点有所不同，解决的问
题也有所侧重。伴随着厕所硬件的变化，人们关于厕
所的观念意识和需求也在不断变化，但这些变化与硬

件建设的变化没有达到同步且落后于硬件的变化。

1 改变农村无厕所状态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乡村环境普遍不清洁，街道院

内杂乱不堪，许多农村人畜同居，畜粪多堆在院内，

人无厕、畜无圈的现象极为普遍。没有厕所，所谓的
厕所只是到一个习惯去大小便的地方。露天粪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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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围墙，粪便暴露，臭气熏天，蝇蛆乱飞乱爬的现

象，致使农村井水受到污染，痢疾、伤寒等肠道传染
病高发，蛔虫病更普遍。1960 年代中期，以做好粪
便、垃圾、污水的管理和利用，特别是做好人畜粪便
的管理和利用，作为除害灭病的重要措施，形成“两
管五改”的基本概念。“两管”是管水、管粪，“五改”
是改厨房、改水井、改厕所、改畜圈和改善卫生环境。
至 1970年代末，化肥的产量低、用量少，人畜粪便是
宝贵的有机肥资源，不会随意丢弃而污染公共环境。
农村粪便渗漏、污染地下水是主要问题，通过倡导使
用不暴露粪便的便器隔断蚊蝇传播，建造不渗漏的

粪缸、粪坑来管理收集粪便，再经堆肥处理后成为无
害化的有机农肥，是很好的生态处理模式，为当时我

国的粮食生产和供给保障做出了贡献。
血吸虫病是流行于长江中下游的人畜共患寄生

虫病。早在 1953年，毛泽东同志就指出:“血吸虫病
危害甚大，必须着重防治”，并把消灭血吸虫病列入
《全国农业发展纲要》。据统计，1957 年有 12 个省
( 市) 的 1亿多人口受到血吸虫病的威胁，是当时长
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区危害最大的流行病，消灭血吸

虫病已成为当时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1］。为从根
本上消灭这一病害，制定了以灭螺为主的综合性措

施，包括: 在疫病流行地区的村庄周围消灭钉螺; 实

行人粪管理，达到积肥灭卵的目的; 同时向群众进行

安全用水和个人防护的宣传教育。
通过在疫区改水管粪，有效切断传播途径，阻断

血吸虫病通过疫水和粪便感染的机会，全国血吸虫

病流行地区大面积下降，血吸虫病人数明显降低。
在血吸虫病重疫区江西省余江县，通过将消灭钉螺

与农田水利建设相结合，粪便管理消灭虫卵与积肥

相结合的办法，经过两年苦战，于 1958 年消灭了血
吸虫病。喜讯传来，毛泽东“浮想联翩”“夜不能
寐”，在 1958年 7月 1日提笔创作了脍炙人口的《七
律二首·送瘟神》，赞扬了血吸虫病防控工作取得
的巨大成功。

2 农村卫生厕所改造起步阶段

1970 年代末到 1980 年代，随着我国改革开放
和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特别是农村生产体制

变化后，化肥的使用量大幅增加，由集体经营的粪便

收集和利用办法停用了，粪便污染问题日显突出。
粪便作为污染源在数量上扩大了，粪便处理率降低

了，很多地方完全没有处理，任其污染水源、土壤等。
环境污染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危害，一些威胁人民健

康的疾病还没有完全被控制。不安全的供水、不卫
生的厕所和不安全的粪便处理给人们健康带来的威

胁越来越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1980年联合国第 35 届大会做出决定，从 1981

年至 1990年发起一场为期 10 年的“国际饮水供应
和环境卫生”活动，以解决全世界一半以上人口的
安全饮水和环境卫生设施问题。我国政府对此表示
赞同和支持，并提出“以 1981－1990 年的 10 年为目
标争取通过 10年或更长时间的努力，使我国人民的
饮水和卫生条件有较为显著的变化，为实现‘国际
饮水供应和环境卫生十年’奋斗目标，做出中国人
民的贡献”( 国发〔1981〕61号) 。
自此，中国积极争取了联合国有关组织及欧洲

经济共同体等援助，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资助( UN-
DP) 的手动泵和通风改良厕所试点项目、世界卫生
组织水质监测项目、世界银行贷款农村供水和环境
卫生改善项目，欧共体资助的中国农村供水能力建

设及机构改进项目等。这些项目不仅提供了资金支
持，也提供了技术支持，引入了先进的改厕理念，在

国内进行了农村改水改厕的有益探索。
期间，中国在改厕中的技术创新成果是“双瓮

漏斗式厕所”。该项技术由河南省虞城县卫生防疫
站宋乐信医师等创造发明，相对卫生清洁且具有粪

便无害化处理的功能，在当地受到了农民的欢迎。
与此同时，在南方地区出现了两格、三格式厕所，经
过不断发展和完善，基本确立了卫生厕所的概念，即

厕所有墙、有顶，厕坑及储粪池无渗漏，厕内清洁、无
蝇蛆，粪便定期清除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3 农村卫生厕所全面推动阶段

1978年在前苏联的阿拉木图召开了国际初级
卫生保健会议，提出“到 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的目标，我国政府做出承诺，并在 1990 年提出
了《我国农村 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规划目
标》，其中包括安全饮用水的适量供应及基本环境
卫生设施的享有，环境卫生设施主要是安全、卫生的
厕所［关于我国农村实现“2000 年人人享有卫生保
健”的规划目标( 试行) 卫生部 1990］。同期，1990
年 9月 29日，联合国召开了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关于
儿童问题的世界首脑会议，通过了《儿童生存、保护
和发展世界宣言》( 简称宣言) 和《执行 90 年代儿童
生存、保护和发展世界宣言行动计划》( 简称行动计
划) 。李鹏总理代表我国政府在《宣言》和《行动计
划》两个文件上签字承诺，并于 1992 年制定了《九
十年代中国儿童发展规划纲要》，把改善供水和环
境卫生作为十大发展目标之一。

1990 年代是农村卫生厕所的普及时期，从国
家、各级党委和政府的重视与主导，各级爱卫办的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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织和协调，国际组织的积极参与，通过示范点建设和

技术研制，农民对卫生厕所的认识和需求逐步提高，

改厕模式逐渐成熟; 从而推动了改厕活动在全国农

村的普及。为了提高人们对健康水平的需求，同时
也是为了实现政府对保障儿童生存与发展权利的承

诺，中国政府日益重视农村环境卫生的改善。
1999年由全国爱卫会、国务院妇儿工委、共青

团中央、全国妇联、卫生部共同在河南新郑召开了全
国农村改厕工作会议，会议总结交流了农村改厕的

成绩和经验，提出了今后改厕工作主要措施，指出了

工作的方向和方法。中央和国家各部门的重视，对
推动农村改厕起到了关键作用。

4 规范化科学化农村改厕阶段

1993年 5月，全国爱卫办组织了我国首次农村
厕所及粪便处理背景调查，在全国 29省的 470 个县
( 市) 约 78万农户开展了农户厕所和粪便处理情况
的调查。调查结果显示，我国农村有厕率为 85．9%，
卫生厕所普及率为 7． 5%，粪便无害化处理率为
13．5%; 表明我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和粪便无害
化处理率的水平很低［2］。通过此次调查，建立了全
国和各省的数据库，为我国规划农村改厕提供了基

础性资料。
1995年全国爱卫会发出通知要求建立全国农

村卫生改厕统计年报制度( 《关于建立全国农村卫
生厕所统计年报制度及有关报表事项的通知》全爱
卫办〔1995〕14号) ，在 2001年后又经国家统计局备
案作为国家法定统计工作内容。“农村改厕统计年
报”，主要指标增加为 8 个: 农村总户数、累计卫生
厕所户数、卫生厕所普及率、无害化卫生厕所普及
率、累计改厕类型( 三格化粪池式、双瓮漏斗式、三
联沼气池式、粪尿分集式、完整下水道水冲式、双坑
交替式、其他类型) 的数量、新增无害化卫生厕所户
数、累计使用卫生公厕户数、当年用于农村改厕投资
及资金来源。修改后的统计报表更便于准确掌握我
国农村改厕进度及类型、投资情况。这对掌握农村
改厕的底数和进度、科学规划实施农村改厕工作起
到了推进作用; 通过逐年发布改厕统计年报，促使各

地政府重视农村改厕工作，促进了各地农村改厕活

动的开展和卫生厕所普及率的提高。
期间，国际上多边和双边机构参与中国改厕活

动，对中国农村改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联合
国开发计划署首次将通风改良式厕所引入中国，在

新疆、甘肃和内蒙古进行了试点。世界银行贷款农
村供水与环境卫生项目从二期开始将改厕和个人卫

生教育与改水结合，示范推动改水、改厕、健康教育

“三位一体”的模式，提出了“以改水为龙头，以健康
教育为先导，带动农村改厕工作的开展”，起到了示
范带动作用，其经验已在国际上介绍和推广。
全国爱卫办组织专家参与制定厕所卫生标准，

2004年实施农村户厕卫生标准( GB 19379－2003) ，
2012 年修订为农村户厕卫生规范 ( GB 19379 －
2012) ［3－4］。编写了《中国农村环境卫生设施低造价
手册》《中国农村厕所和粪便无害化处理设施图选》
《农村环境卫生与个人卫生》等，为我国省市与基层
培养了大量改厕的专业人才。

5 新世纪农村改厕快速推进阶段

2000年 9 月世界各国领导人在联合国千年首
脑会议上通过“联合国千年宣言”，确立了千年发展
目标。在全部八大目标的第 7个目标是“以 1990年
为基点，到 2015 年，使没有获得安全饮水和基本环
境卫生设施( 厕所) 的人口比例减半”，中国政府做
出承诺，确定到 2015年中国卫生设施改善的目标要
达到 75%。
卫生部、发改委、财政部等 7 部委 2000 年联合

发布了《中国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发展纲要 2001 －
2010年》，提出到 2010年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的卫
生厕所普及率分别达到 65%、55%和 35%。《中国
妇女发展纲要( 2001－2010) 》中也提出“加强农村改
厕技术指导，提高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2010 年卫
生厕所普及率达到 65%”。

2004－2008 年开始实施中央转移支付农村改厕
项目，这是我国第一次由中央政府资助农村卫生厕

所建设，4年连续投入近 13 亿元中央补助资金，支
持了近 440万户无害化厕所建设。其中 2006 年集
中在血吸虫病流行的 7 个省，对重点血吸虫病流行
的村实施卫生厕所全覆盖。

2009年国家重大公共卫生服务农村改厕项目
的实施，将改厕作为实现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

目标的重要内容，5年期间，中央财政共投入 70．7亿
元，用于支持了 1 683．07万户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
重点支持中、西部地区的农村改厕，缩小了中、西部
与东部地区的卫生厕所普及率的差距。到 2010 年，
全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了 67．43%，无害化厕
所 45%，完成了《中国妇女发展纲要( 2001 － 2010
年) 》制定的 65%改厕目标。
根据联合国公布的千年发展目标联合监测项目

的( JMP) 结果: 中国环境卫生设施改善率从 47．50%
增加到 76．50%( JMP 的评价方法与标准与国内有差
别) ，已履行了实现环境卫生千年发展目标的承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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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从“农村改厕”走向“厕所革命”新阶段

习近平总书记重视厕所问题。2014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江苏镇江考察调研时就指出，厕改

是改善农村卫生条件、提高群众生活质量的一项重
要工作，在新农村建设中具有标志性。2015 年在延
边调研时强调，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新农村建

设也要不断推进，要来个“厕所革命”，让农村群众
用上卫生的厕所。基本公共服务要更多向农村倾
斜，向老少边穷地区倾斜。

2016年 8 月，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充分肯定“厕所革命”的重要意义和成果，
提出持续开展城乡环境卫生整洁行动，再次强调要

在农村来一场“厕所革命”。“厕所问题不是小事情，
是城乡文明建设的重要方面，不但景区、城市要抓，农
村也要抓，要把它作为乡村振兴战略的一项具体工作

来推进，努力补齐这块影响群众生活品质的短板。”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健康中国 2030”规划

纲要》中指出要加快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力争到
2030年，全国农村居民基本都能用上无害化卫生厕
所。《“十三五”卫生与健康规划》中提出: 完善城
乡环境卫生基础设施和长效管理机制，加快推进农

村生活污水治理和无害化卫生厕所建设，农村卫生

厕所普及率达到 85%以上。2015 年联合国提出了
全球可持续发展目标，到 2030年人人都公平享有充
足的环境卫生和个人卫生，消除露天排便; 确保厕所

不对生态环境造成危害，支持当地社区参与管理水

与环境卫生的改善。新的奋斗目标，将重点解决贫
困地区的厕所问题，提高群众的用厕体验和舒适度，

满足人民群众对卫生、方便厕所的需求。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厕所革命”是一个创新

的命题，为了实施好“厕所革命”，使其能够产生革
命性的成效，必须对其内涵进行深入分析和把握。
“厕所革命”内涵更加丰富，包括观念的革命、处理
技术的革命及粪便管理和资源化的革命。而其外延
不仅仅是与健康相关，还与农村环境和人文面貌改

变有关，更是乡村振兴的有力切入点。
厕所之“难”，最难的是观念和意识，即转变农

村居民对厕所的观念和意识，激发对于厕所卫生的

要求，形成自发的如厕卫生行为。改变国人的传统
观念，使其了解厕所与生活质量和品位、文明和健
康、权利和尊严的关系，意识到一个好的厕所对其个
人和家庭的重要意义，从而产生使用舒适、卫生、体

面厕所的需求，这就是观念的革命。解厕所之困的
关键是观念、意识的培养和厕所卫生文化的建立，个
体和群体的主观世界改造了，农村厕所问题才能得

到长效的，可持续的、根本性解决［5］。
遗憾的是现在各级各地政府仍然是以“厕所革

命”的名义实施着“农村改厕”的模式。在转变农村
居民观念意识方面没有足够重视，缺少具体行动、更
无资金投入。另一个问题是“急于求成”，在没有科
学掌握其辖区内农村真实的情况下、没有确定适宜
厕所类型和相应的粪便管理模式情况下，在没有成

熟的改厕管理方案和技术人员情况下，把改厕任务

限定在一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势必产生或后续产生各

种问题。因此提出农村“厕所革命”成功的 7 方面
要点:①要深刻理解农村“厕所革命”实施具有公共
服务均等化的属性;②农村“厕所革命”要把提高农
民的厕所卫生文化素养作为重要内容加以落实; ③
要认真分析农民在厕所问题上的实际困难是什么;

④倡导新的生态理念、创新技术和管理模式;⑤摸清
底数，科学规划，合理预算和分类使用资金;⑥分级、
分类、分阶段实施，力争做到一县一策甚至一村一
策;⑦要充分认识农村厕所问题的长期性、反复性、
艰巨性和复杂性。
但也应该看到，观念和意识转变、行为形成和文

化的树立需要相对长的过程，需要全社会的重视和

参与。把农民厕所观念、意识和行为转变作为这次
“厕所革命”的核心内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厕所
卫生文化，把“厕所卫生文化素养”的提高作为“厕
所革命”的考核评估指标之一。只有广大农民关于
厕所观念、意识和行为得以彻底转变才是本次“厕
所革命”伟大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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